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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的事是买戒指。

刚走出婚纱店，方立民就
叫住了我，特别为难的样子，
声音也没底气，恬恬，我……
想跟你商量件事。

与此同时，我也站了下
来，不过目标是路边的一个落
地玻璃橱窗。这是一家新开张

的珠宝店，橱窗里的展品非常
精致，款式很时尚，做工也一
流，我一下就被它吸引了。

立民，我们进去看看吧。
我一下打断了他的话，头也不
回地朝珠宝店门口走去。

你等等。方立民一把拽住

了我，表情很痛苦，活像一大
早就坐在马桶上犯愁的便秘
人士。其实，我早该跟你说的，

可是……
怎么了？我望着方立民，

见他那样为难，当即善解人意
地问，是钱不够了吗？

不是。方立民立刻摇头，
我知道你期待这一天已经很
久了。都是我不好，我早该告
诉你的，早该把……

心里忽然有种不祥之兆，
你想说什么呀？

先答应我，你不许急。方

立民心虚地望着我，你答应了
我就说。

我的手心不禁开始发凉。
方立民一看我的表情不对，赶
紧解释，听我说，恬恬，你可别
想歪了，我对你的心一直没
变。这一下我的心也跟着凉

了，声音好像不是从自己嗓子
眼里出来的，你到底想说什
么？方立民，你直说吧。

方立民知道我很少这样
直呼他的全名，除非是生气的
时候。他贼一样倏地看我一
眼，目光随即避开，显得格外

心虚，我……我是想跟你商
量，你看我们能不能，能不能
……把婚期……推迟？

哎呀我的妈呀，吓我一跳！
我使劲拍了拍胸口，已经拎到

嗓子眼的心终于又放了下去，
我还当你要跟我分手呢。松了
一口气后，忽然意识到还有什
么地方不对，那感觉跟已经推
上刑场的囚犯突然宣布枪决改
死缓一样，脑子立时又懵了，刚
……才你说什么？

我没有别的意思啊。他急
忙澄清，恬恬，你千万别误会。

当然没有误会。我愣在那
里，方立民是地道的北京人，
大学时期演过话剧，还有谁能
怀疑他的口齿不够清晰？我脑

子立刻从他是否要跟我分手
跳到了把婚期推迟，这么一

想，不由得大惊失色，为什么？
为什么要推迟？

方立民迟疑了一下，再次

避开了我的目光，因为，我……
还没告诉你，我马上就要出国
学习了。五月三号。去德国。

你怎么不早告诉我？我有
些恍惚，却想不出什么地方不
对，下意识地驳斥他，可是
……这并不影响我们结婚哪，

我们的婚礼不是五月一号吗？
我忽然找到了他话里的破绽。

这我知道。可是出国前我有

很多工作要做，压根儿就没时间
做婚礼的准备，我是怕来不及。

怎么来不及了？你去忙你
的呗，本来也没指望你帮我，
这些日子不都是我一个人在
准备吗？我能行！

走过我们身边的两位妙

龄女孩有些吃惊地回头看着
我。方立民立刻压低了语气，
恬恬，我知道你行。但这样对
你就太不公平了。结婚是两个
人的事情，我怎么能让你一个
人忙呢？

这样的事很平常呀。有的人

结婚那天还在为单位的事情东
跑西奔呢，还有人结婚当天晚上
就劳燕分飞的。你要去多久？

一年。
一年？不才一年吗？又不

是一辈子。你不用担心我会变
成孟姜女。一年有什么呀？十

二个月眨眼就过去了。
可是，五一结婚你不觉得

有些匆忙吗？方立民这句话显
然经过了深思熟虑。

我心里更加疑惑了，继续反

驳，怎么匆忙了？这件事新年就
定下来了，五个月的时间准备还
不够充分吗？又不是查尔斯迎娶
卡米拉，必须让全世界关注。我
们的婚礼也就是双方家长和一
些亲朋好友参加而已。再说这些
都准备得差不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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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很多方面来说，这个年

轻的巨人实际上是个调情老
手。他身边围绕着一群健美迷
和崇拜者，当他们粘得太厉害
时他就赶快逃开。另一种人是
阿诺的铁杆“卫星”，他们乐
意为他做任何事，无论大小，
只求能在他身边。

年仅22岁的阿诺刚刚来
洛杉矶一年，就受到了如此的
追捧，不禁得意忘形。无论他
走到哪儿，都有掌声和随从。
在他有限的健美世界里，他的
声誉超过了大多数名人。而对
于他的未来而言，这仅仅是个

开始。
阿诺令人产生一种错觉，

那就是无论他在做什么，都像
在演戏。而当他演戏时，通常
他也在工作。他在戈尔德体育
馆每天训练五个小时，从表面
上看他似乎浪费了很多时间，

在训练间隙还要休息，但实际
上他的注意力始终集中在训
练上。不管是什么方式，或是
哪一个人，他都用来帮助自己
将训练推向更高的水平。他边
举重边照镜子，仿佛他在观察
的是别人。他用朋友的喊叫声

和鼓励来激励自己，以令自己
兴奋的方式来丰富惯常的训
练方法。在加利福尼亚，他服
用韦德推荐的食物和维他命。
在这一年中，他体重减了 12
公斤，练就了钢铁一般的肌肉
和轮廓。

阿诺和别人一样也服用
类固醇，但他并没有落下很明
显的后遗症。“有些人来到这
儿，会跟我抱怨自己吃了太多
的类固醇，以至于鼻子都要流
血了。”迪克·泰勒说，他成了
很多健美运动员患者的按摩

师，“并且他们体内还会出现
肿块之类的东西。类固醇是很

可怕的，但是如果你很精明，
并很恰当地服用它的话，你会

在一个特定时间段得到更多
的力量。能够保持这种平衡的
人很少，阿诺就是其中之
一。”

就在阿诺锻炼形体的同
时，韦德的杂志也在为他树立
一种英雄形象，这个英雄形象

富有体力和性能力。如果杂志
上有误导的话，只要了不起的
神话传扬开了，阿诺也不抱
怨。这就是他赚钱的方式。他
和韦德是黄金搭档。

但是不管是那些无休止

的推销还是不停顿的训练都
不重要，真正重要的是他能赢
得 健 美 运 动 中 的 最 高 荣

誉———奥林匹亚先生。1969
年9月，奥林匹亚先生和名气
稍逊的宇宙先生比赛同时在
布鲁克林的音乐学院隆重举
行。阿诺轻而易举地获得了宇
宙先生称号。然而在奥林匹亚
先生争霸赛中，他与奥力伐的

竞争难分上下，以至于他们两
个被召回两次进行同场竞技。
在过去的12个月中，阿诺的

小腿肚已经被训练得健壮无
比，而且在迈阿密比赛中的那
种臃肿也不复存在，而奥力伐
的体形跟他一样完美优雅。裁
判们在交换意见时，满是黑人、
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的观众高

呼起了奥力伐的名字。
阿诺站在后台，听着人群

呼喊对手的名字，那声音震耳
欲聋，令人畏惧。他当时的心
情，他从未向别人谈起过。那
天晚上如果胜利的不是奥力
伐，而是阿诺的话，那么他将

被淹没在失望观众的唾弃和
嚎叫的海洋里。阿诺输了。当
宣布奥力伐的名字时，阿诺走
上前去拥抱了他。这是一个非
凡的举动，给奥力伐的健美迷
们留下了一个大度的失败者
的形象。这个动作并不是感情

使然，而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我知道那些健美迷会记住
我是如何面对失败的。”后来
阿诺说道。

之后阿诺飞到了英国，在
那儿他连续第二次赢得了全
国业余健美协会（NABBA）

专业组宇宙先生称号。“在伦
敦的一切都太棒了！”他给韦
德写信时说，“在伦敦，所有
的人都在谈论超人施瓦辛格。
他们从未见过像我这样的人，
并且除非我再回来，他们不会
看到第二个。”

DEFGHIJ

跟吴晓露打招呼的是我，

她曾经的男朋友。但是吴晓露
不理我，她只顾注视着这幢象
征着权力与功名的大楼。

多年之前，我们谈恋爱
的时候，她就是这样对我不
屑一顾的。那时我像所有的
男人一样，为漂亮女人的外

貌着迷，鞍前马后地跟着她
跑，就像是她的小跟班。

那时她还只是一个操纵
旧式打字机的打字员，一天到
晚皱着眉盯着稿子与字盘，咔
嗒咔嗒地打个不停。而我每天
的任务之一，就是下班后倾听

她没完没了的牢骚与抱怨，什
么稿子太潦草认不出来，眼睛
都被字盘弄花了，等等等等。
等她的抱怨像出垃圾一样出
完之后，我便要用语言、肢体
和钱包去安慰她，填充她。这
是我对爱情的义务。

她高兴的时候，也会做出
一些亲密的举动来，那就是揪
我的耳朵，揪得生疼生疼。她
不高兴的时候也要揪我耳朵，
只是揪的时间相对短一些，一
下两下就够了。她似乎是在和
我的耳朵谈恋爱。

记得有一次，我刚走进
她那间小小的宿舍，左耳就
被她狠狠地揪了一下。她竖
眉瞪眼说，气死了气死了！原
来她的顶头上司，那个长有
一只红鼻头的办公室主任，
经常借故到打字室来撩她，

不是说些黄色笑话，就是摸
她的头发，捏她的胳膊，有一
回还差点摸到她胸脯上去
了。我一听，比她更气愤，转
身就要去找红鼻头算账。但
我没去成，门被她用背顶住
了。她伸手摸到我的右耳一

揪，大声叫道，你长的猪脑子
呀？你想张扬出去让我丢人
现眼？我的事我自己来摆平，

与你无关！
这件事，不知她是怎么

摆平的，后来再也没听她说
过，我也再没有听她说的机
会。她对我的耳朵失去了兴
趣，炒了我的鱿鱼。那天我接
到她的电话，她说，徐向阳，我
正式通知你，我不跟你谈了，
你是个不求上进的男人。她的

理由冠冕堂皇，我无从反驳。
我心灰意懒，有意无意

地回避着她。随着时间的推
移，她的消息不断地传来。她
又谈恋爱了，她又换男友了，
她结婚了，她当母亲了，她成

了办公室主任了……她还有
了莲城名姐的雅号。我不知

道这雅号如何得来的，也许，
与她为人爽快，荤素不拒有
关吧。自从当了办公室主任，
有了签单权之后，她就如鱼
得水地出没于交际场所了。

都说她的酒量了不得，她的
黄段子了不得，她的善解人
意了不得。据说有一次，她陪
省厅的领导喝五粮液，竟一
口气灌下去八大杯，当即倒
在了酒桌上！省厅领导大为
感动，不仅当即表态给市局
增加拨款100万，还用专车
送她去急诊室打吊针。

她已经三十六岁了，但
我不得不承认：她的容貌和
体态，都还很动人，而且有了
一种过去没有的韵味。一种
令男人迷乱的危险的韵味。
她对这幢大楼的回望，仿佛
是某种象征。

我这个保卫科长有了职
业敏感，我快步离开了她，走
向我每天必去查看一次的监
控室。在这幢大楼的许多地
方，都或明或暗地装有摄像
头，以便对各个重要部位进
行监控。我调出录像，倒过来

仔细察看。很快，我就知道了
她的行踪：八点半，她进了袁
真办公室，九点整出来；接着
她乘电梯上八楼，在806室，
也就是秘书长办公室门口站
了五分钟，其间收发了几条
短信息，然后秘书长开了门，

她笑容可掬地走了进去。九
点三十四分，她从秘书长办
公室出来，显得非常的兴奋。

她为什么要那样兴奋呢？
她和秘书长说了些什么呢？我
不知道，但很想知道。我想，要
是在秘书长办公室装上一个

微型无线摄像头，我就知道她
以后来做些什么了。这念头令
我跃跃欲试，我是保卫科长，
我是有这个便利的。

KLMNOPQRS

消化不良引起的疼痛是

人体发出的最重要的信号，
它是脱水症的表征，是身体
缺水的信号。这在年轻人群
或是中老年人群中都可能发
生。当前的所有重大疾病几
乎都可以追溯到慢性、持久、
不断加重的脱水。

消化不良引起的疼痛，
即由胃炎、十二指肠炎和烧
心引起的疼痛，只需要增加
饮水量就可以治疗。如果病
人还患有溃疡症，那就必须
注意日常饮食，以便加快溃
疡面的修复速度。

耶鲁大学爱德华·斯彼
若教授的研究表明，12%的
消化不良患者六年后会患上
十二指肠溃疡，十年后这一
比率会增加到30%，二十七
年后增加到40%。消化不良
引起的疼痛不可小视，虽然

只有通过内窥镜发现溃疡后
才能确认疾病的轻重。

疼痛有不同的分类，病
人去医院是因为疼痛。疼痛
引起人们的注意，医生用内
窥镜观察疼痛部位，给各种
疼痛贴上不同的医学标签。

消化不良疼痛很常见。人们
把基本的、常见疼痛引起的
病变解释成局部组织的病
变，其实它的起因就是脱水。

我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

我仅用水就治好了 3000多
个消化不良疼痛症患者。脱水
达到某种程度时，身体会急需
水，任何东西都替代不了水。
除了水，什么药物都不会奏
效。我不妨用一个病例说明水
疗法的效力。有一个年轻人，

二十多岁，几年前得了消化性
溃疡，直到不堪忍受才找我。
他曾经接受过常规治疗，被确
诊为“十二指肠溃疡”，服用

过抗酸剂和甲氰咪呱。
1980年夏天的一个夜

晚，我头一次看见那个年轻
人，时间是十一点。他疼得厉
害，几乎处于半昏迷状态。他
像婴儿似的蜷缩着身子躺在
房间的地板上，不停呻吟，不
知道四周的人在为他担心。
我问他话，他也不回答，也不

同身边的人讲话。为了让他
说话，我不得不使劲摇他。

我问他感觉怎样。他呻
吟道：“我的溃疡病快要疼死

我了。”我问他疼了有多久，

他说吃罢午饭后，下午一点就
开始疼，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

越疼。我问他吃过什么药缓解
疼痛。他说吃了三片甲氰咪呱
和一整瓶抗酸剂。他还说，痛
了十个小时，吃了这么多药，
一点儿作用都没有。

消化不良溃疡病人服用
如此大量的药物仍然不见

效，一般人会怀疑他得了“急
腹症”，需要做外科手术。也
许他的溃疡已经穿孔了。我
曾经亲眼目睹和参加过消化
性溃疡穿孔病人的手术。那
些病人就像眼前的这位年轻
人一样，痛苦万状。要想判别

年轻人是不是溃疡穿孔，只
需做一个简单的试验。穿孔
病人的腹壁很僵硬，像一块
木板。我摸了摸他的腹壁，试
试腹部的硬度，还好，没有溃
疡穿孔。他的腹壁很柔软，但
是疼得不能碰。他很幸运，没

有穿孔，但是，照他目前的样
子，他吃的抗酸剂很可能在
发炎的溃疡面上钻出洞来。

此时，药物的作用非常
有限。三片抗组胺剂（�D

"## ��） 加上一整瓶抗酸
剂都不能缓解他的疼痛。遇
到这种情况，只有开刀了。我
非常了解水缓解消化不良疼

痛的作用，我给这个年轻人
两大杯水，也就是一品脱。起

初他不愿喝。我告诉他，他吃
过了所有的常用药，都不见
效，不妨试一试“我的药”。
他当时疼痛难忍，不知所措，
别无选择。

十五分钟后，他的疼痛已
经缓解，停止了呻吟。我又给

了他一大杯水（���）。几
分钟后，疼痛完全消失了，他
开始注意屋里的人。他靠着
墙，与看望他的人们交谈，那
些人比他本人还吃惊，三杯水
竟然带来如此大的变化！


